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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续 了 近 半
个月的高温，温度
每天都在 40 度徘
徊。吃过饭，我决
定出去走走，刚出
门遇见市里下派
到村工作的郑局
和秦总，我们决定
同行。两位队长经
常散步，而路线也
几乎固定，我对他
们说，今天换条路
线吧，总是走一条
路 ，景 色 都 看 腻
了。走月亮湾的横
太路吧！我一提
议，他们立刻赞同。

从 老 三 线 厂
的入口进，穿过月亮湾作家村的核心区，再从太阳冲直插祈福
树，开始天还是很热，汗水浸湿了衣服，但一到横太路口，温度
似乎就降下几度，虽持续的干旱，可溪涧里还有潺潺的水流。
我告诉郑局和秦总，横太路大约4公里，从太阳冲连接到横冲，
也是月亮湾的循环路，这里环境非常好，目前路基工程已近完
工。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慢慢的暗下来，颇有蝉噪林逾静，鸟鸣
山更幽的感觉，“如此幽静雅致呀？当初是谁想到修这条路的？
真是点睛之笔。”秦总突然问道。

这一问，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年初时光，今年元旦刚过，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就在县委宣传部曹君部长的陪同下
前来东西溪乡“作家村”考察指导，根据预先的路线，我们准备
进太阳冲，也许是徐主席部队出身的缘故，走起路来足下生风，
穿过作家村“大厂房”已然把一群人撇在身后。我们跟上步伐
时，却已经进入了横冲，我们就建议徐主席走太阳冲，主席笑着
说：“不要紧，走哪算哪，不预设目标。”同行中有人说：“两条冲
可以从山上绕过去，但是好久没人走了，不知道路行不行。”徐
主席说：“有人走过就行，今天我们就走走。”一行人便决定从横
冲往太阳冲绕行。说实话，那时候，大家心里真没底，月亮湾来
过不少，横冲却很少来，更不要说爬山越岭翻过前方的大山了，
但是徐主席愿意“探险”，我们肯定也乐意体验。在横冲里，一
位老乡自愿给我们当向导，老乡说这条路虽是羊肠小道，但在
以前很重要，当年三线厂红火的时候，磨子潭镇几个村的人都
从这里抄近路来赶集，后来，三线厂搬走后这里人就越来越少，
以致荒废，去年又发了一场大水，路基都冲垮了。徐主席问：上
面还有人家吗？老乡说：没有了，只有一户去年也搬走了，房子
都空着在，有的早就倒塌了。主席一路走一路问，始终在最前
头，路比想象中还要难走，但是景致却特别好，一路溪流相伴、
叶草尤青。爬上一条山梁，老乡同我们道别，他说从这里下山
下面就是太阳冲了，下山的路更不好走，叮嘱我们小心。在我
看来，下山其实不能说路不好走，因为几乎就没有路，我们在树
林和草丛间穿行，此刻已近中午，阳光撒在一大片金黄的芦苇
丛上，徐主席忽然回过头来对大家说：我就是来找感觉的，你们
看这个位置多好！主席站在那里许久，默默地眺望远方……天
空一蓝如洗，身边远山相对。

离开月亮湾时，徐贵祥主席深情地告诉我们，他一直有个
梦想，在白云深处的半山腰，有一片隐约村庄，外貌朴实而内
设舒适，和外面的世界若即若离，远看朦胧，近看诗意……他
说今天走的路看了老房子、欣赏了老景致，找到了老气息，以
后作家入住了，可以把山路修好，文学小道、大路朝天！

……
与两位队长一路漫步，讲了很多关于月亮

湾的故事，探讨了月亮湾作家村今后的发展，
郑局很有感触地说：你看，以前三线厂在的时
候，这里很繁华，西溪有“小南京”之称，后来
三线厂搬走了，一下子冷落了几十年，如今一
定要把月亮湾作家村建起来，这既是大米也
是精神！

不知不觉我们走到了守望树位置，工地上
还在加班加点的建设，此刻天边红霞似火，四
周青山如墨，好一幅印象派的油彩画。

本文作者（左）和作家徐贵祥合影

文学小道 大路朝天
▋陈 伟

抱一书斋
守约而学的免费读书

位于黟县碧阳镇南屏村“抱一书斋”，
是李氏家族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之一，当时
作为私塾供家族中子弟读书之用。

房主李宗煝，又名李金榜，出生于清道
光年间，当年由于家境贫穷，只读了两年的
私塾就外出商营谋生，光绪年间，李宗煝因
营运淮盐而发了大财，是黟县最成功的商
人之一，成为闻名大江南北的富商。

在故乡，他捐资兴办教育，在西递、陈
闾、南屏村分别办起了三所免费私塾，以供
贫穷子弟入学读书。“抱一书斋”就是三所
私塾之一，建于光绪年间距今约 130 年，取
名为“抱一”。

“抱一”二字取自《老子》“圣人抱一为天
下式”，按照《辞源》的诠释，“抱一，犹守约之
义。”如此看来，李宗煝当年将书屋命名为

“抱一”或许有两层含义：一是督促自己永远
信守“免费私塾”之约，二是激励家族学子抱
定一个宗旨，心无旁骛地一心学习。

其中，敬贤堂为当年教书先生的故居
厅堂，显然有些窄小、暗淡，中间挂有孔夫
子画像。而用于上课的穆贤堂较为宽敞和
明亮。怡心园是学子们下课休息嬉戏的场
所，其布局和苏州园林很是相像，有廊亭、
回廊和美人靠及月亮门。

以文家塾
选址宏村最美的地方

现在的人，更多地是叫它“南湖书院”。

在明代末期，黟县宏村人在南湖北畔

修建了六所私塾，又称“依湖六院”。在清

嘉庆十九年（1814年），此六院被合并，取名

“以文家塾”。以文是人名，因为汪以文在

书院建设过程中，出资最多，并且出力最

大，汪授甲遂建议以“以文”为书院名，同时

还有以文会友之义，获得族人的一致同意。

以文家塾是座具有传统徽派风格的古

书院，占地约 6000 平方米。书院由志道

堂、文昌阁、会文阁、启蒙阁、望湖楼及祗园

六部分组成。一湖碧水位于书院前，连栋
楼舍接着书院，书院黛瓦粉墙，与碧水蓝天

交相辉映。原有“以文家塾”金色匾额，是
清朝翰林院侍讲、大书法家梁同书 93 岁时
所书。现在门楼上悬挂的匾额为后仿。

选址于宏村风景最秀美的地方，坐北
朝南，视野开阔;建筑选材考究，不亚于家族
中心——祠堂，如梁柱精选白果、香樟树实
木制成，因为有香气可驱除蚊虫，近两百年
来没结过蜘蛛网。这种四面无窗，以漏空
天井采光和透气的建筑形式，是徽派建筑
的特点。天井的地下有多个蝙蝠形的漏水
孔，是为了将雨水集中收集到固定的地方，
形成所谓“明圳粼粼门前过，暗圳潺潺堂下
流”的奇观。

书院为宏村汪氏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贤
能的后人，诸如曾任大清内阁中书汪康年，
民国时期驻英、日公使、代理国务大臣汪大
燮，当代著名科学家、澳星发射研制专家之
一李小娟等一批著名学者均启蒙于此。

吴尔宽私塾
陶行知的启蒙之处

在休宁,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私塾遍
地,族学、社学林立;书院众多,县学发达。
县城虽小可私塾林立，到清康熙年间休宁
大小私塾已达562所。

休宁人非常重视小孩受教育。小孩大
了便要送入私塾，后来是“学堂”，读书识字。
休宁人甚至当着小孩的面，要求老师：“小孩不
听话，只管打，三个钱买书，七个钱买打。”小孩
做错了事，大人总是斥之“不识得救”，意印书
未读好、数还不识，怎能不犯错。

在休宁万安老街东端的一个巷弄里，
有一幢两层徽派民宅。这是万安镇国学功
底很深的秀才吴尔宽坐馆的私塾，现在是
陶行知启蒙馆。

1898 年，七岁的陶行知先生因寄养在
万安附近外祖父家，来此拜万安老街的吴
尔宽老先生为师就学，七年的私塾之学奠
定了陶行知的学问基础。1908 年，17 岁的
陶行知在歙县崇一学堂毕业，在这万安老
街边的“古城岩下，水南桥边”码头上船，往
杭州求学，与送行的父亲洒泪相别。万安
老街旁父亲的身影，给少年陶行知留下了
终生难忘的印象。

□策划

古徽州的私塾之行

商人兴资捐办 村村到处林立

休宁自古有句话“十户之村，不废诵读”，说的就是休宁古代私塾林立、无
村不有的盛况。

这也就是休宁为什么是中国第一状元县的最好解释。
古人以为“学以畏而成”，“十个钱读书，七个钱买打”，“我的儿子不听话，

老师只管打”，几千年的私塾也造成“师道尊严”和体罚学生的恶习。但这种
民办基础教育的组织形式，多样又适用性强，遍布广大农村和城市，其作用绝
不可低估。再小的村都有一所私塾，大点的村则远不只一所。

徽商有个特点，崇文重德。他们自己做生意，希望自己的子女，自己的儿
子能够读书，通过科举道路，能够走上宦道，走上仕途。

因而，徽州乡村里的私塾基本上都是商人捐资办出来的。 ▋张亚琴

南湖书院


